
! ! ! !周风今年 !!岁，已婚并且有两
个女儿，长得矮胖敦实，常戴一副金
边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看起来比实
际年龄年轻。他英文名叫乔，同事给
起了个外号———“老实人乔”。他为
人低调，周围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他就在马德森的办公室楼下的办公
室上班。

"#岁时，周风就已经在“西雅
图公共市政机构”的水务部门实习
了。"##$年，他升为助理土木工程
师。周风在不少同事眼里“很和气，
虽然不可能与他太亲密，但他是个
不错的人，工作很有效率，客户很喜
欢他，他从不消极怠工。”他可以与
客户直接打交道，开单据，接受付
款。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财务管理
极为严密的国家，让一个政府雇员
单独拿取支票并把它们带回办公
室，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合理的收
费程序应该由客户自己把费用交到
特定地点，或通过电汇支付费用。但
是，周风似乎不同寻常，他俨然是政
府信赖的人，居然可以代替西雅图
政府收费，直到事发也没有人质疑
他的所作所为。
马德森发现了周风的一些违反

该机构规定的蛛丝马迹。接着他把
这个消息发给了周风的上司马尔，

马尔一直把“老实人乔”当成骨干，
十分信任他。马德森说：“看起来，人
们交的费根本没有进入正常的支付
流程！”他随后把事情捅到了人力资
源总监那儿。在人力资源总监办公
室里，周风表现得似乎十分迷惑，他
否认自己“伪造”了付费情况，他声
称不知道是谁用了他的 %&进入计
算机系统干了坏事。据他说，他有一
个不好的习惯是经常把自己的密码
写在便条纸上粘在计算机上。他还
故意提到有一个女人曾经与他发生
过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个女人并
没有对他怀恨在心，最终这个会议
不了了之。周风的上司马尔一直站
在周风一边，他认为周风“根本就不
是贪污的料”。马尔甚至表示他可以
在“任何时间”担保周风的人品。
过了几天后，周风告诉一位高

管，他找出了问题的所在。周风的妻
子告诉他，周风曾在网上设立了两
个在线的支付系统，就在 '#月 ""

日那天，费用被及时交付了。周风随
后提供了一份复印的银行在 (#月
""日支付款项的说明。这个说明很
显然是伪造的，管理人员要求周风
提供原始的单据。周风却在推托，最
终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依据。"#(#

年 ("月 (#日，西雅图市政机构认

为周风制作了计算机的凭据“来遮
盖所做的一切”。"#((年 "月，市政
机构解雇了周风。“风纪委员会”同
时对他罚款 ($##美金。公共服务机
构随即紧急成立了风险控制小组对
西雅图整个水务服务付费系统进行
检查。不久，这个小组发现了另外一
些工作人员也有一些小动作。有 )

名工作人员也有与周风类似的行
为，有 !人被开除，有 (人被暂停工
作，另有 (人辞职。

这些事情对周风似乎影响不
大，他被开除后又在另一个城市找
了份高级技术工程师的工作，当然
那个雇他的城市似乎根本没有通过
网站等相关媒体了解他的信息。
"#((年 *月，周风又开始上班，仍
然可以每月挣到 !+))美元。他好像
又逃过了一劫。

越挖越深的贪污案
但是，让周风没想到的是，之后

一年内，西雅图公共服务机构又对他
的资料进行了复核。他们再次查阅了
周风的相关信息、数据和文件。
周风是西雅图“供水延伸工程”

的经理，有机会直接与需要新的供
水连接装置的房屋开发商直接接
触。通过周风，开发商得到供水工程

的费用预算，其中包括了服务安装
费用等。周风所经手的一个上述主
供水管道延伸项目所花的费用大约
是 (万美金，其中有一半是与周风
的工作有关，而另外有 (",#美元包
括了计划评估和管理费用。而真正
进行延伸供水连接的工作，由政府
的工人完成，实际的费用接近 !###

美元。一旦这些花费明确，开发商会
交给周风现金支票，但周风只需交
给他们自己手签的收据。
通过这种方式，周风迅速收敛了

大量钱财。周风经手的支票与合同总
是不相符的，也没有人去监督周风得
到的支票是否与其做的工作相符合。
通常情况下，客户支付体系会与发票
的金额相符，而周风所负责的主水管
延伸工程项目却没有这样严格地得
到监管，它只是整个客户支付体系的
一个分支而已。如果这个机构的某个
有私心的雇员了解这个缺点的话，他
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支付体系做手脚，
而不必害怕被监督。

"#((年 "月，一位高管在翻查
周风的一些档案，正在此时一个开
发商来电要求对之前他们的水管延
伸改建工程进行修正，这位开发商
接手了之前一位破产的开发商的项
目，新的开发商想知道之前破产的
开发商所付的 -+###美元费用是否
可以继续使用。这位高管要求对方
提供相应的支票复印件。但是，不论
如何寻找，都找不到相应的支票。这
位高管甚至向周风打电话询问此
事，周风非常配合，他告诉这位高管
许多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不可行。

"#((年 ("月 .日，事件的真
相才慢慢浮现。一位会计查到一笔
付给城市管理机构的 ",,,美元的
支票被转到了一个非政府部门的账

户上。这个地区的房屋管理机构意
图将支票核对，该支票是支付 ",,*

年的一个主水管工程的。这张支票
的复印件背面有一个图章，其内容
为“按美国银行的要求进行支付”并
附有编码和存款代码。支票上的钱
被汇入了个人账户中，这个账户实
际上属于周风。

",("年 (月 $日，政府服务机
构的主管与该市的检查机关进行了
接触，并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
组。调查小组的人核对了支票与合
同之间的关系。他们查出 !+张有问
题的支票，总额达 $,万美元。!+张
支票中仅有 ("张存进了政府的户
头下，另外 -$张，数额达 !$$$+)美
元的支票不知所终。

",("年 (月 "!日，警方到美
国银行调查了相关的情况。银行表
示，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没有发
现在 ",,)年曾经开设了一个与住
房管理机构的支票相对应的账户，
但是他们发现了两个账户，一个名
字是以“约瑟夫·风”，另一个是以
“海城”的名字注册的账户。这是周
风的障眼法，他虚构了一个政府的
雇主，开设了两个账户，然后向银行
表示通过这两个账户向该市的管理
机构转款，这样银行就放松了警惕。
“我们发现有 +(张支票本来是应该
付给西雅图市政当局或是服务机构
的，但却转到了这个账户上。其时间
是从 ",,)年 (月至 ",((年 ( 月，
数额从 )+$美元到 "(+)$$ 美元不
等，总数达到了 (,.,+)"/()美元。”
大多数支票的现金是从 "##* 年 (

月到 "#(#年 ((月存入的，大多数
的金额为 (万至 "万美元，主要是
开发商开出的，几张是 -万美元至
!万美元。

一个越南移民如何制造美国贪污案!!"

!! 七海

2010年10月22日，西雅图“公共市政机构”的审计
负责人马德森表情严峻，焦躁不安。他通过电脑的信息发现
了一个重要问题：电脑联网一般会把西雅图居民的垃圾处
理、用水和污水处理费用显示出来，通常它的金额是180万
美元。但马德森在电脑所找到的数据与常规情况差异太大，
数字远远低于预期。实际上，这些钱已流向了一个私人账户
上。该账户的所有者是该机构的老雇员，越南移民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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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 !"#我要练习写字了

据汪泉事后回忆，当时自己脑袋瓜似乎
是一块木头，什么也记不住。想要用心记点东
西，感到不舒服，痛。这种感觉，除了自己，别
人很难体会。然而再痛再不舒服，也还得记。
因为所有进病房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都要
考问她自己叫什么名字，压力很大，只好在心
里默默地记。单个字还容易些，三个字连在一
起就不行了，只好像记外语单词似的死记硬
背：“吴彤吴彤吴彤！”“曹星玉曹星玉曹星
玉！”每次大约要背上三五十遍，上午下午晚
上，一天三次，就是这样还不断地忘。刚刚记
过背过的名字，当她们进来一考问，“汪泉，还
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又回答不上来了。等
这个人出去以后，只好问身边的护理员、二姑
姑或者护士，刚才出去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
字？然后再不断地背，不断地记。记住一个医
生的名字得一个月时间，这也就是说，要背上
将近两千遍！
就这样和尚念经似的天天背，天天训练，

持之以恒，总算把三位医生和护士的名字搞
清楚了。不管是吴彤主任，还是曹星玉和周佳
蕤医生进来查房，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
来。等到原先这批忘记的字记熟恢复后，我再
制作一批新的卡片，换上新的字，积少成多，
不断积累扩大。
转眼到了二月底。那天，我上医院送午

饭，汪泉已直直地坐在活动折叠桌前等候用
餐，见我进来，喜气洋洋地举起手里的勺子，
朝我挤眉弄眼地做鬼脸。移植以来，整整三个
月，医生不容许她坐起来，只能躺卧在床上说
话，吃饭，做事。今天终于可以直着身子坐起
来，显得有点兴奋，胃口也特别好，一盘猪手
黄豆和粉条白菜都吃了个盘光底净。饭后我
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时，问：“刚才你不是说
还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吗？”汪泉咬了口苹
果，说：“我想要个练习本。”“要练习本做什
么？”我不解地问。“练习写字呀！”她一边吃
苹果一边说，“今天吴主任说我从今以后可以

坐起来，我就想，从现在开始，我
要练习写字了，加强自己右手的
活动。以后病好上班，做编辑写
不了字怎么行呢？！”

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汪泉
这种状态非常难得。想法很好！”

我鼓励她说，“本子没问题，我会解决好的。”
“我还要个握力圈，加强右手握力训练，争取
早日康复出院，也能节省一点医药费！”
为了慎重起见，离开医院前，我上办公室

找曹医生谈了汪泉的要求。她听后也很高兴，
说：“此前没让汪泉坐起来，是怕她肺部和颅
内血管再次破裂出血。因为改变体位，会使肺
部和颅内受压增加，影响受损血管壁的愈合；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导致新的血管破裂出血。
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她想练习写
字，加强自己手的活动，这很好，很有必要。另
外，我还建议你们家里的人，平时要多与她交
流沟通，刺激她大脑，以利于进一步改善她语
言功能。这样，一面继续通过药物来控制真菌
感染，一面运用内病外治的辅助手段，加快恢
复她肌体的各种功能。”
只是没想到，重新握笔书写，对像汪泉这

样曾参与编辑过几十种大学教材的文字编辑
来说，竟吃力得如同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推
巨石上坡！那天，她端坐在床上拿起笔来的时
候，不知怎么情绪很激动，突然问我：“爸，你
说人究竟有没有濒死体验？”“这个我说不好，
反正我没有。”“可我有过。”接着她讲起了自
己在舱内濒临死亡时的体验。
汪泉出舱后，在 *楼单人病房抢救住了一

段时间，后来转移到 +楼普通病房。上楼顶要
爬两层楼梯，共五十级台阶。这短短的登楼路，
对她来说，不亚于古时的蜀道难。由于左腿无
力，在平地行走一腿软一腿硬，还能凑合。上下
楼梯，麻烦就大了。上楼时，她先将右脚跨上去
踩在台阶上，然后左手抓着栏杆，我扶着她身
子和有病的右臂，两人同时发力，将身体重心
连拖带拽往上提，顺势将左腿带了上来。上一
级台阶，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就这样，爬上三五
级台阶，就要抓着栏杆歇歇，接着再爬，比刚学
步的婴孩爬楼梯还要累人，也使我对“移植就
是一次重生”的话有了进一步体会。造血干细
胞移植并非只是某一单个器官移植，而是整
个人体的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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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我真的想帮你

波亚着急地说：“我没有搞砸你的事情
啊，我真的想帮你的！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我
不是都回答了吗？”安叔把眉毛扬得很高：“你
以为你真的回答了我想知道的问题？根本就
没有！”波亚紧紧地抱着枕头，十分委屈地说：
“是你自己说我都回答了的！”安叔凶凶地说：
“你回答了什么啊！你回答了什么啊！你是个
男孩子，而妹妹是女孩子，女孩子的事你能知
道什么！”波亚听着，睁大了眼睛，那
眼神里流露出不解和惶恐。
安叔继续凶凶地说着：“你说你

们学校供应午餐，可我哪里知道妹
妹的学校有没有，如果没有，她每天
怎么吃午饭？能不能吃饱？你说了那
些有什么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女
儿！如果我了解她，她还会拒绝我
吗？你还给她画什么像，你都没有见
过她，不是瞎画是什么？你是男孩
子，女孩子的事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尽是忽悠我，还说她们喜欢留长发，
喜欢吃什么提……拉……提拉蜜
糖！”安叔指着波亚反反复复地语无
伦次地说着，令人莫名其妙。大滴大
滴的泪珠从波亚的眼里滚落下来。
安叔越说越来劲了：“你当我不知道？我

告诉你，我在长途车站第一眼看见你，就猜出
了你是一个逃学的孩子，你还当你自己是好
孩子？”波亚的心在发抖，他想，这个安叔太不
讲道理了，明明是他找到了我，让我做他的旅
伴，我一路上都听他的话，回答他想知道的问
题，可现在却又不信任我了，说我搅乱了他的
事情，说我在忽悠他，还说我不是个好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样想着，波亚便大声地对安叔说：“安

叔，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听你话的，诚心想
帮到你，你和妹妹没有沟通好，不是我的问
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能耍赖皮的！你不
信任我，就是不信任你自己，我的朋友扣子
说，不信任别人也不信任自己的人，是最愚蠢
的人！”
“你说我是最愚蠢的人？”安叔非但不好

好想想波亚的话，反而越加恼怒了，又向波亚
扑来。见到安叔冲了过来，波亚将手中抱着的
枕头朝他扔去。白光一闪，顿时，波亚眼前出

现了无数个枕头，它们像炮弹一样从波亚的
手里一发发地弹射出去。白光发出“嗖嗖”的
声音，在流星雨般的发射中，波亚一会儿在空
中俯冲，一会儿躺倒在地仰射，他从各个角度
拉响了炮门。可是，安叔还是从枕头炮弹里冲
了出来，将波亚扑倒在床上。
安叔使出全部力气，将波亚的两条手臂

压在脑后，然后，他将自己的一条腿紧紧压住
波亚的肚子。波亚一边用力地蹬腿，一边大声

地喊道：“你是坏蛋！你是骗子！”安叔
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腾出一只手
来，一把掐住了波亚的脖子：“我再让
你叫！我再让你叫！”
波亚脸涨得通红。忽然，他想起了

扣子曾经教过他的一招功夫。有一阵，
扣子迷上了散打，学会很多招式，他让
波亚也跟着学，可波亚没有兴趣，波亚
喜欢耍双截棍，“哼哼哈兮”，他觉得那
才叫时尚又潇洒。波亚想拜个师傅，可
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决定跟着电视上
学，结果，有一天被爸爸妈妈撞上了，
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练双截棍，爸
爸说那不是正经事，妈妈说看着就像
耍猴。没办法，只好偷偷地自学，可那

双截棍总是甩不出去，老打到自己的头，波亚
最后只能放弃了。扣子便对波亚说，还是我来
教你一招“肚皮功”吧。可波亚练了一两个月，
扣子都说通不过，还说那不是“肚皮功”是“肚
皮舞”。

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波亚
开始发功，他把肚子用力一顶，整个肚子像皮球
一样鼓了起来，果然，安叔压着他的那条腿一下
子被顶了下去。波亚趁机一个鲤鱼翻身，跳下床
来，抓起自己的书包，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波亚在前面跑，安叔在后面追。波亚又变

成了一匹快马。波亚飞快地奔跑着，一晃就转
过了两条街，把安叔甩得远远的。只听安叔一
边追一边喊着：“波亚，你停下来！你听我说，我
是信任你的啊！”波亚不理睬安叔，继续跑着。
安叔追得气喘吁吁：“你快……停下！我

……不是骗子，不是坏人！我是……一时犯糊
涂了，你也要……信任我！”安叔的声音断断
续续地从后面传来。安叔的脚步慢了下来，很
快就追不上波亚了。只听他叫了一声“我跑不
动了！”之后，就没有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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